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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據 Uther, Knoll, & Burnham (2007)的研究指出，人們會依照談話對象的溝通及情緒需
求，來調整語音聲學特質。舉例來說，當母親跟嬰兒說話時，為了使他們了解及吸引他們的
注意力，母親會誇大情緒、拉長聲音長度或者提高音量來傳達更清楚的訊息。在本研究中，
我們想知道華語教學老師對於成人華語學習者，是否也運用類似的技巧，並探討這兩個溝通
系統的異同，並探討可能的原因。我們用 AKG 無線麥克風和 WAV 錄音機記錄兩組溝通系
統，各取得約 70 個清楚的/i/, /u/, /a/母音以 Praat 作聲學分析。初步分析結果指出，兩個
溝通系統有相似的型態，也有部分差異。在母音的平均長度方面，母親對嬰兒說話(247.38 ms 
vs.157.17 ms)以及華語教師對外國學生說話時(330.32 ms vs. 226.49 ms)，母音長度確實是比
較長。在平均音調方面，母親和嬰兒談話時平均音調頻率確實比平常說話時高些(257.14 Hz vs. 
231.39 Hz)，但是華語老師和學生對話組卻發現老師使用比平常說話時低的音調(226.53Hz vs. 
258.37Hz)。在母音面積方面，華語老師使用區別較大的母音空間，然而母親和嬰兒談話反而
是使用比平常談話更集中的母音面積範圍。這些差異的原因及後續研究的方向，值得更進一
步討論，以提供華語師資訓練及華語自學軟體研發參考。 
關鍵字：母嬰語言互動、聲調、母音空間、華語教學 
 

Abstract 
According to Uther, Knoll, & Burnham (2007), “Speech has been shown to be 

modified to meet the communicative and emotional needs of the target audience.” For 
instance, when we talk to infants, we may exaggerate our emotion, lengthen the sounds or 
raise our voice to produce much clearer utterance for better communication. We wonder if 
the same situation applies to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KG wireless microphones and 
Roland wav recorders were used for data collection and about 70 clear utterances of each 
of the three corner vowels /i, u, a/ were put into acoustical analysis with PRAAT. Our 
preliminary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mother used longer vowel duration when talking to 
the infant (247.38 ms vs.157.17 ms), and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 also produced 
longer vowel duration in teaching (330.32 ms vs. 226.49 ms). However, there are 
discrepancies with regard to pitch and vowel area in these two communication systems. 
Although the mother tended to use higher pitch when talking to the infant (257.14 Hz vs. 
231.39 Hz),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 used lower pitch when talking to foreign 
students (226.53Hz vs. 258.37Hz). As to vowel area,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 used 
more distinct vowel space, whereas the mother produced more restricted vowel space 
when talking to the infant. The possible reasons for these discrepancies and directions for 
further studies are discussed. The study results might be significant for the training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elf-learning software. 
Keywords：infant-directed speech、pitch、vowel area、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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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人們會依照談話對象的溝通及情緒需求來調整語音聲學特質。對於不同的聽眾，在音調、

頻率、情緒或母音發音等方面的表達不盡相同。例如，當我們和嬰兒說話時，為了使他們了

解，我們會誇大情緒，拉長聲音長度或者提高音量以便傳達更清楚的訊息。然而，當我們跟

一般講母語的成人說話時，我們卻不會那麼誇張。根據 Uther, Knoll and Burnham (2007)，
當我們與嬰兒說話時，音調會比與一般講母語的成人說話時來的高。此外，由/i/, /u/ /a/
的 F1 和 F2 組成的母音面積也較寬廣。另外當我們跟嬰兒說話時，音量與母音長度也相對較

誇張。而在 Golinkoff and Alioto (1995)的研究中也提到，摹仿對嬰兒的講話方式的教學，有

助於成人語言學習者學習字詞。我們認為這樣的說法是很合理的，因為對學習第二語言的人

而言，也和嬰兒一樣正學習著一種新的語言。因此，我們假設在華語教師對外國學生進行華

語教學和對本籍學生說話時語音變化的差異，就好比母親和嬰兒說話和對說母語成人說話之

語音差異。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實驗中，控制組為 ADS（母語為中文的媽媽對同樣以中文為母語的錄音者說話）與

NDS（華語教師對以中文為母語的學生說話）。另一方面，實驗組為 IDS（媽媽對其小嬰兒說

話，實驗組中的媽媽和 ADS 中的媽媽為同一人）與 FDS（華語教師對外籍學生說話，這些

外國學生則來自不同國家，在台灣學中文。）我們收集這些資料後，以聲學分析軟體—Praat—
進行分析。 
（二）語料採集及分析 

我們採用 AKG 無線麥克風和 WAV 錄音機進行錄音，每段錄音長度約為 40 至 50 分鐘。

在錄音內容方面，媽媽對嬰兒說話時，不斷逗弄嬰兒以期嬰兒對其說話的內容作出回應。而

媽媽對錄音者說話的內容則為一般的閒話家常。另一方面，華語老師對外籍學生的對話則是

會話課的上課內容。當天的課程為複習前次上課所敎的時間副詞之外，還練習了「做…事情

做了多久」的句型。對台灣學生則是上華語語法課，當天授課內容為「漢語教學語法」。取得

上述 WAV 錄音檔案之後，我們用聲學分析軟體---Praat---進行剪輯，並得到/i/、/a/和/u/
各 70 個音。其中每個剪輯音檔皆不短於 200 毫杪，且皆為該母音完整發音之檔案。接著我們

再以 Praat 進行聲學分析，從 IDS、ADS、FDS 和 NDS 中分別得到每個母音的音調、空間

範圍及長度。 
 

参、研究結果與討論 
在媽媽這組 IDS 的平均音調(fo)為 257.14Hz，而 ADS 的 fo 則為 231.39Hz (表一)。這樣

的結果的確符合我們的預期，也就是 IDS 母音音調比 ADS 高。此外，IDS 的母音長度

(247.38ms)比 ADS 母音長度(157.17ms)長。然而，母音面積這方面卻完全在意料之外。我們

假設媽媽為了要誇大其發音，故 IDS 的母音空間(270227.65)應該會大於 ADS，但是我們的實

驗結果卻顯示 ADS 的母音空間(317968.83)比 IDS 大。 
 

表一、 IDS 和 ADS 的音調、母音空間和母音長度 
 Pitch (Hz) Vowel Space (Hz2) Duration (ms) 
IDS 257.14 270227.65 247.38 
ADS 231.39 317968.83 157.17 



 

中華民國音響學會第二十一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68 

而華語老師這組，結果又不一樣(見表二)。很明顯地，華語老師為了要讓外籍學生聽清

楚其發音，因此明顯地誇大發音方式，所以我們可以在 FDS 與 NDS 的母音空間中看到更大

的差異(233719. 28 Hz2 vs. 208996.53 Hz2) 。此外，為了使學生清楚了解她說的話，華語老師

在說話時也加長了每個字的長度，因此，FDS 的母音長度(330.32ms)比 NDS 的母音長度

(226.49ms)來的長。但是，音調這方面所得到的數據並不符合當初預期的結果。我們推測 FDS
的音調會比 NDS 的音調高，但實驗結果卻相反。 
 

表二、 FDS 和 NDS 的音調、母音空間和母音長度的結果 
 Pitch (Hz) Vowel Space (Hz2) Duration (ms) 
FDS 226.53 233719.28 330.32 
NDS 258.37 208996.53 226.49 

 
比較媽媽和華語教師這兩組(表三)，我們可以發現華語老師加長母音長度的情形比媽媽

誇張很多。 
 

表三、IDS、ADS、FDS 和 NDS 的比較 
 Pitch (Hz) Vowel Space (Hz2) Duration (ms) 
IDS-ADS 25.75 -47741.18 90.21 
FDS-NDS -31.84 24722.75 103.83 
 
我們推想這是因為第二語言學習者在腦中已經有一套語言系統模式，華語老師必須要很

誇張的灌輸方式才能讓另一種語言系統深入學生腦中。由於資料的缺乏，音調和母音空間的

測試結果都在意料之外。在未來的研究中，我們計畫收集更多的資料來確認研究結果。此外，

我們也預計限定外國生的國籍，可讓我們對變異的因素作更進一步的探討。另一方面，我們

計畫修訂華語老師 FDS 和 NDS 的錄音內容，讓這些內容和 IDS 和 ADS 的內容一樣，都是

日常生活中的對話。另外，在本研究中尚未把三個母音的響度列入比較，因此希望在未來的

研究中，可以把響度列為參考的指標之一。希望藉由這些比較，有助於研發華語學習者自學

互動會話軟體，讓華語的學習延伸到教室之外，提升外籍生學習華語的效率及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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